美人魚
　　我乘著灰白色單翼翅膀的帆船，在萊茵河的橙橘晚霞內打轉，身後滿載的漁獲，燭光佳餚正在活蹦亂跳著。

　　輕盈遊走、呼嘯而過，我仔細聽那風神訴說：「她們在那歌唱，來自古老的神話、鄉間的民謠，千萬別仔細聆聽，否則將會在彩霞邊緣的彼岸丟失靈魂。」 
　　透明河水徐徐流過腳下，水神呢喃：「她們來自古書聖典的傳說，妖艷且危險，一個翻身，將掀起滔天巨浪，輕易就可以將人給吞噬，千萬要堅定意志，否則會在黃泉的入口忘卻肉體的存在。」 
　　鬱鬱盎然，披著水霧斗篷，隱約展露壯碩臂膀的山神，低聲嘶吼，帶著谷底回蘯的巨響磅礡豋場，用著渾厚的嗓音叮嚀：「她們迷惑眾神、搔首弄姿，來回游走在現實與虛幻的邊緣。她們長生不老、無病無痛，甚至能與天地同壽。她們優遊自在、肆無忌憚，能擁有與時間同等的自由。禍福交織，讓人看不清她們的面貌，最後只在星斗披掛的夜晚中，化成一團泡沫，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。愚昧之人啊……千萬別被她們的身形與雙眼迷惑，因為生命會在黑色之海的幽冥中，流向世界的盡頭。」 
　　有著日耳曼血統的吟遊詩人在山道間傳唱人魚歌謠：「雪舞時分，雪花飄落第一片，青春不再逗留。當雪成團湧向我，我身陷積雪，舉步維艱，家無楣窗禦風雪，舊舍難掩悽涼，插銷亦斷難維繫，小屋怎奈刺骨寒？君當憐我與此時，處境不堪、身心俱碎，請帶我入妳臂彎，讓那冬天逃亡。」
　　霎那間，紫色泡沫從河流中吐出，以輻射狀的方式擴散開來，水花打濕我的臉，猶如昨晚夢中人，手撥開五里霧，奔跑至我面前。
　　像冬雪一樣的白色肌膚，伸出暗紅色水面，勾在我的船邊。她的秀髮如同火焰，貼在她豔麗臉頰旁。細頸、柳眉、玲瓏大眼、紫羅蘭色的嘴唇，水下的奇幻傳說，拍打在水上的現實之間，灰色、青色、紫色交雜，平凡卻又不平凡，若隱若現的在我面前搖擺，沒有雙腿，只有尾鰭。
　　她碩大的雙眼咕溜旋轉，像初見世面的頑皮女孩，與我四目交間。她的美麗傾國傾城，令人難以移開視線，一舉一動超凡脫俗，斷簡殘篇的金句記載，瞬間變的廉價無比，人們口耳相傳的佚事也落到地平線的盡頭，不真實也消失無蹤。

　　她輕輕開口，牙齒像貝殼一樣柔白，聲音如同銀鈴般清脆，聽了令人醉心不已，忘卻自己身在何方，她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，她的告白──
　　「我仰望清風在雲間穿梭、感受浪流在岩石間拍打、遠望叢林鳥獸在空谷間跳躍、聽見詩歌不斷為我傳唱。莫驚、莫喜，我來自幽冥的黃泉之間，摟著狂風呼嘯的浪濤往前，隨波逐流在天與地的交界，伴隨日月星晨歌頌自然。我沒有受到綑綁，亦沒得到自由，我逃脫生老病死之苦，端看世間喜怒無常。莫哀、莫愁，我與神話漫遊，卻無法行走在鄉野，我與魔法相成，卻無法體會愛恨情仇。看那夜幕低垂，銀白的月光，聽我讚美眾神，容我予世界角落生存。人們對我既陌生又好奇、又愛又恨，如同我對你們一般，你又何須武裝自己的情感，藏匿在恐懼之中？」
　　待我回過神來，晚霞已經消失殆盡，我看著倒映在清澈水面的自己，發現已經深陷其中。
　　風停止了、水也停歇、生靈入眠、詩人走遠，徒留我於孤舟內，以為自己還在夢中徘徊。
　　她已經消失在湖面，或許再度回到神秘的深水中，唱誦魔法於暗流間，嚮往青草與雨後溼土的觸覺。對於她的出現，我無法自拔，她沒有歌唱，也沒有搔首弄姿，甚至來不及有時間跟我陳述她們族群的歷史，就這樣突然出現，又像是時間，悄悄滑落回虛無裡，留我品嚐那苦澀中帶有甜味的美。

　　帆船走遠、青藍布簾月光下，我宛如成了雲霧，在萊茵河畔旁，不再往前。
